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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遗产是历史遗留给后人的财富，现今各个国家

无不在大打文化遗产之牌，中国尤其如此。遗产不

仅是一地丰富多彩的自然历史文化面貌的彰显，它

也可以通过一系列的“包装”、“打造”进而成为促

进地方经济发展的一股强劲力量，所以，很多地方

政府部门都在围绕着自己所拥有的遗产大做文章，

希望当地的遗产可以成为一张很好的“名片”。也

正是随着这股热潮的涌起，让很多原本并不被外界

所知或是不被地方政府部门重视的历史文化遗产

一时间成为了受人“追捧”的“宠儿”。

“孔雀东南飞传说”是我国汉朝遗留下来的一

个有着近两千年悠久历史的历史文化遗产，故事发

生地在今安徽省怀宁县境内，故事内容是关于东汉

献帝年间发生在庐江郡 （今属安徽安庆市）的一

桩婚姻悲剧，具有较高的风俗价值和史料价值。孔

雀东南飞在文学界是一个众人皆知的故事，鉴于这

首古今第一长诗在文学上的较大价值以及它所述

故事在反封建方面的一些社会意义，孔雀东南飞在

很多年前就开始出现在一些地方的中学课本上。虽

然如此，但是一直以来孔雀东南飞传说都只是停留

在书本上，对其开展的研究也多只限于文学方面，

从其他专业角度对这一传说和历史文化遗产开展

的相关研究少之又少。近些年来，借着“文化遗产

热”的东风，孔雀东南飞故事发生地的相关政府部

门开始对其进行大力宣传，并对相关的历史遗迹进

行修缮和改造，此外还在积极地将其申报为国家级

非物质文化遗产。当地政府部门意欲通过旅游和影

视等途径不断扩大孔雀东南飞传说及其发生地的

知名度，进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

随着当地政府部门对孔雀东南飞传说的不断

宣传以及知名度的不断提升，包括当地老百姓在内

的很多人对孔雀东南飞这一故事和历史文化遗产

的态度和叙说都在悄然发生变化。孔雀东南飞传说

在后人的记录和叙说中被流传下来，然而不同人群

对于这一故事的历史记忆如何？人们对孔雀东南

飞的历史记忆和叙说方式是否发生了变化？以及

人类学知识该如何应用到诸如孔雀东南飞之类的

历史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上？带着这些疑问，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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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采用人类学方法，通过实地田野调查，对以上问

题进行了相关研究和分析。

本文将不去追溯孔雀东南飞传说的真实内容

如何，而是着重从历史人类学角度对这一故事的历

史记忆、历史建构、社会认同以及它的传承和保护

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以期获得相关结论。

二、不同“历史心性”下的“历史记忆”

王明珂在《羌在汉藏之间》一书中曾经说过，

“一个认真探索‘史实’的学者是不会认为村寨居民

们所说的那些‘过去’就是曾发生的‘史实’。”[1] 192

在开展孔雀东南飞传说的田野调查过程中，笔者也

始终带有这样一种谨慎的态度，认为不同年代的人

对历史的记忆应该是不同的。

在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地小吏港（现已更名

为小市镇） ，尤其是在刘兰芝和焦仲卿的家乡刘

家山和焦家畈一带，当地人都熟知这个爱情故事，

也都会叙说这个传世的感人爱情故事。通过对刘家

山和焦家畈一带的走访调查发现，当地的年轻人

（多为正在读书的高中生和大学生）对孔雀东南飞

故事内容的叙说大都比较清晰和完整，他们都知道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汉朝，故事内容主要讲述的是一

对受封建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迫害的年轻夫

妻；当地的中年人和老年人对故事的叙说也基本和

年轻人一致，但他们表示在孔雀东南飞尚未被当地

政府重视之前，他们对这一发生在自己家乡的历史

故事知之甚少，不知道故事发生的年代，也不知道

故事的具体内容。

台湾学者王明珂在研究川西羌族时曾使用诸

如“历史心性”、“历史记忆”、“历史建构”等词语

来解释一些有关社会历史与文化的研究，本文在分

析有关孔雀东南飞传说时亦深受其启发。关于“历

史心性”，笔者的理解是特定的群体在特定的社会

文化环境之下所形成的有关某一特定社会历史与

文化的认识。 作为生活在不同年代里的人，他们

对有关历史和文化的记忆和认识肯定是不一样的，

他们对历史的记忆和认识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也

只能说明社会时代环境的变化对人的影响，正如当

地一位刘姓老人告诉笔者，他所知道的有关孔雀东

南飞传说的内容都是从他正在上高中的孙子那里

听来的。除此之外，在调查中，还有多位老人都曾

表示自己是从年轻人或电视里得知的孔雀东南飞

传说，由此可以推断老年人对孔雀东南飞传说的更

多了解大都是从年轻人身上获得的，而年轻人又大

多是通过书本、学校教育等途径学习来的。此外，

当地相关政府部门在近些年对孔雀东南飞传说的

大力宣传，也使当地人的记忆和认识发生了一定程

度的变化。当地人在政府部门的宣传影响下，再结

合当地遗留下来的一些有关孔雀东南飞的民俗文

化（如“焦八叉”、“苦芝子”、“焦二”等影射称

呼）和历史古迹（如焦仲卿刘兰芝墓、孔雀台、兰

芝桥等），对有关孔雀东南飞传说的历史记忆和历

史心性也在部分地变化和加深。在笔者访谈的不同

对象中，那些原本对孔雀东南飞故事内容不甚了解

的中老年人现在反而更乐于叙说这一历史故事，并

且还亲自带笔者去参观有关孔雀东南飞传说的历

史古迹。从他们的言谈中可以看出，他们是在为自

己家乡的历史文化遗产感到自豪，更以自己是孔雀

东南飞传说中的主人公焦仲卿和刘兰芝的后人而

感到骄傲。

三、不同“历史记忆”的“历史建构”

不同的人群对同一社会历史的记忆不尽相同，

不同的社会与时代背景下的人们对某一历史事实

的社会记忆往往都是在对与之相关的信息的不断

选择、组合与创造中形成的，“真正的过去”也并

非都是现在人所记忆或记录的那样，不同的社会记

忆往往是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产物。[1] 201从调查情况

来看，对于有关孔雀东南飞传说的故事和历史，当

地中老年人的记忆基本都比较零碎和残缺，他们的

叙说多是在别人叙说基础上的再叙说。一位五十岁

的刘姓人士曾这样向笔者述说：“在我们那个年代，

其实根本没有多少人了解和重视这些历史和文化

遗产，我们只知道有这样一个故事存在，只知道有

一个孔雀园和焦仲卿刘兰芝墓，其他的我们就不太

清楚了 ”。总之，当地的中老年人对有关孔雀东

南飞传说的故事和历史所知非常少，他们对故事内

容的仅有了解也大都是从自己长辈和年轻人那里

道听途说而来，在他们记忆当中最深刻的也许就是

那个与传说有关的孔雀园和那座并不十分醒目的

焦仲卿刘兰芝墓，以及那条孕育着故事发生地的皖

河。从现实情况来看，如果不是因为年轻人的“反

哺”和地方政府部门在近些年的宣传，当地的中老

年人甚至不知道这个传说究竟是关于什么的，他们

中有人说焦仲卿和刘兰芝不是自杀的，也有人说焦

仲卿和刘兰芝不是为爱情而死，还有人说这根本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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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爱情故事 。与中老年人的记忆和叙说不

同，当地的年轻人对孔雀东南飞传说的内容和历史

基本上都比较了解，叙说也都十分一致。在调查

中，一些当地的中学生曾兴致勃勃地背诵起这首古

今第一长诗，也有一些中学生向笔者介绍已经在当

地拍摄完成的电视剧《孔雀东南飞》的大体故事内

容。对于年轻人这种一致的叙说，笔者以为主要是

因为现在的书本教育和越来越多关于孔雀东南飞

传说宣传的缘故。从上述调查内容和分析可以看

出，当地的中老年人和年轻人在不同的“历史心

性”下对孔雀东南飞传说的“历史记忆”以及叙述

都不一样，他们根据自己的历史记忆中有关孔雀东

南飞传说的信息进行不同的诠释，从而也就出现了

对历史故事各不相同的记忆和建构，这同时也反映

了时代背景和环境对人们历史记忆的影响。

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对孔雀东南飞传说的历

史记忆的差异是不同“历史心性”下的产物。中老

年人对孔雀东南飞传说记忆的残缺和不完整，主要

是因为在他们那个年代，人们对历史传说和文化遗

产的传承多以“口耳相传”的方式，而“口耳相

传”势必会造成一些误传、缺失和失真等情况的出

现；相反，年轻人对历史故事和文化知识的了解则

多以书本等文字记录的方式为主。诚然，对孔雀东

南飞传说的不同传叙会引起人们对传说内容真实

性和完整性的质疑，但笔者认为这个问题并不重

要，重要的是为何一个流传千年的爱情故事在不同

的人群中间会形成不同的历史记忆。

四、不同群体的不同认同

不同群体对于同一事物的需求往往不一样，故

不同群体对待同一事物的态度和行为也会不同，而

这就是认同。具体来说，认同是指人们从某一方面

出发，将某一事物看做彼此同类或是认为具有亲近

感或可归属的愿望，所以通常来说不同的认同会导

致人们不同的行为和反应态度。当前，随着“孔雀

东南飞”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价值和受关注程度的

不断提升，人们对它的认同感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并且缘于利益需求方面的差异，不同的阶层群体对

其认同的角度也不一样。近些年，孔雀东南飞故事

发生地的怀宁县与潜山县政府通过影视传媒、戏曲

教育、遗产申报等多种途径不断加大对孔雀东南飞

传说的宣传力度，扩大孔雀东南飞以及当地的知名

度；此外，当地政府还通过修缮相关历史遗迹，兴

修公路，筹建相关旅游配套设施等措施吸引更多的

游客，希望借助当前普遍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这

一较好的社会氛围来带动当地旅游、文化等相关产

业的发展。从当地政府部门的这种“文化搭台，经

济唱戏”的政策措施来看，他们更多的是从促进当

地经济发展的角度考虑。所以在当地政府看来，孔

雀东南飞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存在，不仅是当地历

史和文化的一种证明，更可以扩大当地的知名度，

进而促进当地经济的发展，由此不难看出当地政府

部门对于孔雀东南飞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认同更

多的是一种经济上的认同。在实地走访的过程中，

笔者了解到，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地刘家山和焦

家畈一带的农民对待这一历史文化遗产的态度与

当地政府部门不同，他们将孔雀东南飞看作是祖先

留给他们的遗产，是他们身份的一种证明，无论在

哪里，只要有人说他是来自于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

生地时，他们会本能地感觉到一种心理上的亲切感

和对故乡的归属感。由于孔雀东南飞的故事发生地

属于农村地区，到此参观游玩的游客并不多，旅游

业也没有真正发展起来，同样也未能为当地百姓带

来经济收入上的实质增加，所以当地农民在看待孔

雀东南飞时，较少有经济方面考虑，而更多的是一

种心理上的认同。在安庆地区，一群文人学者和地

方文化精英长期以来一直在关注和研究孔雀东南

飞，其中既有人从文学角度对孔雀东南飞进行研究

和赞颂，也有人是从民俗和民族历史文化遗产等角

度对其进行研究和诠释，但不管关注和研究角度何

在，他们的目的都是为了印证和传颂中国是一个有

着悠久历史和丰富多彩文化的国家，因此他们对孔

雀东南飞的认同应属于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当然，

对于当地居民来说，他们的认同在某种程度也属于

文化认同，因为作为民俗和历史的孔雀东南飞已经

成为了他们社会生活中的一部分。

虽然不同的群体对于孔雀东南飞的认同角度

不尽相同，但是如果从时间的角度来看，我们会发

现所有人对孔雀东南飞的认同感都在不断上升，那

么为什么他们的认同感会不断上升呢？这或许可

以从经济发展的角度进行相应的解释。经济的发展

带来了人们物质上的满足，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之

后，人们便会关注和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那就是

精神和文化上的需求。[2] 现代社会虽然工作压力很

大，但是人们的劳动和工作并不尽是为了满足基本

生计需要，相反，很多人是为了获得一种心理上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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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上的满足以及文化上的体验，诸如孔雀东南飞

传说等遗产的火热与现代旅游业的兴盛无疑就是人

们追求心理和精神文化需求的很好证明。可以说，

经济发展带来了人们需求层次的提升和文化认同感

的上升，并且两者之间还应是一种相互作用的效应，

即认同感的提升会导致当地人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更

多关注和保护，与此同时，对历史文化遗产关注和

投入的不断增加又可以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以及更好

地满足当地人对心理和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

五、“孔雀东南飞传说”的传承与保护

人类学与遗产研究的历史久远而又丰富，在西

方国家，人类学的知识被广泛运用到各种历史文化

遗产的研究和保护中，在国内也已有一些人类学家

参与到地方历史文化遗产的研究和申报工作中。人

类学家进行遗产研究和参与遗产保护工作已被证

明是切实可行的，也已被学界广泛接受。所以，利

用人类学知识对诸如孔雀东南飞传说之类的历史

文化遗产进行研究既适宜又必要。

遗产是指祖先遗留给后人的财产，既然是祖先

遗留下来的遗产，也就要求后人在获得其继承权的

同时也应履行相应的义务，如保护遗产、传承遗产

等。[3] 保护遗产，不仅要求我们要对遗产本身进行

保护，也要对与遗产紧密相连的周围生态环境进行

保护，因为任何值得保护的遗产往往都是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典范，如果生态环境遭到破坏，不仅意

味着当地人将无以依靠和依赖，而且与其紧密相连

的文化遗产也将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4] [5]笔

者在对孔雀东南飞传说进行实地调查时发现，其周

围一些村落的生态和可耕地已经因为当地政府部门

的开发而遭到破坏。人类的历史文化遗产具有独一

无二性，然而现代以国家和政府为依托的对历史文

化遗产的保护往往又是建立在商业性的基础上，凭

借政治权利和经济手段来实现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

护。如果当地政府完全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继而采

取一种商业的模式对遗产进行保护与开发，那么势

必会损害遗产的历史性、文化性以及可传承性；[6] [7]

而且还有可能会使当地人对自己遗产的认同角度发

生改变，如从心理认同转到经济认同，这样当地人

就会把历史文化遗产完全看成是只具有商业价值，

从而会使遗产受到更大的破坏甚至消亡，这样的遗

产也就失去了其原有的传承继嗣的本意。笔者在开

展本文的调查和研究时了解到，新建的孔雀东南飞

影视城及其周边的一些历史遗迹现已被托管给当

地一家旅行社进行管理，试问这样的做法是否能实

现对历史文化遗产的有效传承与保护呢？

孔雀东南飞传说作为一个历经千年的历史文

化遗产，其本身的文化价值远比当下的商业意义更

为重要。《孔雀东南飞》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叙事长

诗，是一首有关一桩婚姻悲剧的古诗，其传说的内

容主要是通过这样一对恩爱夫妇的爱情悲剧，反映

了旧时宗法礼教、家长统治和门阀观念的历史，以

及这种历史对于昔日青年男女追求婚姻爱情自主

的影响。人类学对于神话、诗歌和传说的研究历来

强调一定要将研究对象纳入到现实的人类文化范

畴中进行分析和研究，从历史和文化的视角分析一

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并从比较文化的角度考察和分

析不同族群对于同一文化（或文学）现象的认知。

孔雀东南飞传说产生于两千年前的小吏港，是对当

时小吏港的百姓生活和民间文化的一种记录和反

映。时至今日，孔雀东南飞中的一些文化现象仍然

被怀宁和潜山等地的人们所记忆、传说和传承，并

对当地人的生活和文化产生着影响。例如，现在在

刘家山和焦家畈一带，农民的生活中就仍然流传着

诸如“焦八叉”、“苦芝子”、“焦二”等民俗称呼，

这些称呼主要是用以影射那些在日常生活中表现

的类似孔雀东南飞中的焦母、刘兰芝和焦仲卿的

人。此外，刘家山和焦家畈一带的一些地名也是对

孔雀东南飞传说的很好记录和传承，如孔雀台、兰

芝桥等。总之，孔雀东南飞传说虽然已经过去了两

千年，但是它仍然被故事发生地的人们用各种形式

所记忆和传承，并对他们当下的日常生活产生着一

定的象征意义和影响。

除了上述几种记忆和传承方式以外，孔雀东南

飞传说在安庆地区还有另外一种更为独特的记忆

和传承方式，这就是民间戏曲黄梅戏。黄梅戏是安

庆怀宁地区土生土长的戏曲，它与京剧、越剧、评

剧、豫剧并称为中国五大剧种。黄梅戏的表演讲究

质朴细致、真实活泼，由孔雀东南飞传说所改编的

黄梅戏剧目，不仅在其中融入了很多安庆地区的民

间艺术和习俗文化，并且它以安庆方言的形式歌唱

和念白，在安庆地区已被广泛流唱几十年，可以说

是家喻户晓。比如，安庆很多农村地区每逢春节前

夕或是元宵节，村民都有请戏班唱戏的传统，而在

每次的唱戏中，《孔雀东南飞》和《天仙配》等都

是必不可少的剧目。除此之外，孔雀东南飞传说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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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其他很多民间艺术创造的不竭源泉，如越剧、

评剧、淮剧、京剧、古筝曲等。从目前来看，文学

体裁的历史传说能够被如此广泛地当作艺术创造

的来源还非常少。然而，通过这种艺术创造和表演

的方式来传承、表现和宣传孔雀东南飞传说比当下

地方政府的商业宣传显然更加有效，一来它以戏曲

的形式表现《孔雀东南飞》的内容，更加鲜活生

动，易于被观众接受；二来不同的戏剧在表演《孔

雀东南飞》的时候，往往都会结合地方文化进行一

定程度的创新和表达，这使得观众在观看的同时可

以更好地结合自身文化习俗去更加深刻地理解和

记忆孔雀东南飞传说的内容和价值。通过文化途径

来记忆和传承历史文化遗产，将孔雀东南飞传说的

内容融入到百姓日常生活，并以戏曲表演和传唱的

方式保存和传承它，不仅是保护和传承历史文化遗

产的有效途径，同时也是最原生态的途径。因此，

对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和开发不应完全遵从商业

理念，人类学家参与历史文化遗产研究就是为了使

遗产的传承、保护与开发能够更加地科学、合理与

有效，让遗产能够更好地突显其历史性、文化性和

地方性，但同时又能发挥一定的经济功能。此外，

人类学家还经常通过研究来提醒人们，遗产具有脆

弱性，如果保护不当，将会导致历史文化遗产的永

久丧失。尤其是像孔雀东南飞传说这样的“家园遗

产”[7]，如果得不到科学合理有效的保护，不仅会

使遗产本身丧失其原有的意义，还有可能使周围已

被开发破坏的生态环境无法恢复，从而严重影响当

地人的生活和生产。

六、结语

因为时间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有不同的重要

性，所以对历史的记忆与重新建构往往也就会因

人、因时间而异，但不管当地人对其历史文化的记

忆与建构如何不同，这些历史文化的传承、延续与

诸如口述语言、文字书写以及主导政治权力等社会

记忆机制肯定是有着密切关系。所以说，任何一种

历史记忆都是复制与创新的结合，这种结合而产生

的历史记忆在不同的历史心性下有强有弱，从而也

就会导致人们不同的社会认同。[8] 17,20

作为一个有着千年历史的文化遗产，孔雀东南

飞传说的历史性和价值性不言而喻。随着政府的宣

传以及孔雀东南飞传说知名度的提升，孔雀东南飞

这一历史故事和遗产已逐渐成为当地人心理认同

和文化认同的主要指标，而这又必然会影响到他们

对历史主题性的建构。至少这些具有追溯久远过去

之价值的“孔雀东南飞”等概念已成为他们建构与

再现历史或呈现其历史性、文化性的主导观念。[8] 21

在此同时，强势的政治权力和流行的商业价值观念

又往往会成为诸如孔雀东南飞传说之类的历史文

化遗产有效传承和保护的“暗礁”。所以，在高兴

拥有“财富”的同时，必须要深刻意识到历史文化

遗产的脆弱性，从而确保在当地人对其拥有一种长

久心理认同和归属的前提下，又不失其一定的社会

效益。

注释：

庐江郡，位于今日安庆市怀宁县与潜山县交界之皖河边上的

小市镇（属怀宁县）。《孔雀东南飞》中女主人公刘兰芝的家

乡为刘家山（今归属怀宁县），男主人公焦仲卿的家乡焦家

畈（今归属潜山县），故今天从遗产申报、旅游开发到文化

产业发展，皆是由两县政府共同开展。

道光五年（1825年）版和民国四年（1915年）版《怀宁县

志》均有记载：“小吏港，以汉庐江小吏焦仲卿得名”。

王明珂对“历史心性”的解释是：指流行于群体中的一种个

人或群体记忆、建构“过去”的心理构图模式，它产生于特

定的人类生态与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参见：王明珂著：《羌

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第 201页，中

华书局，2008年。

这种现象类似于社会学研究中常说的文化反哺，即年轻一代

用新知识新观念影响前辈的过程。参见：刘豪兴主编：《社

会学概论》，第 115页，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

关于焦氏后裔相关问题，参见李智海著：《<孔雀东南飞>故

园拾穗》，第 47页，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

2006年，“孔雀东南飞传说”被安徽省省政府和省文化厅正

式确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遗产类别为民间文学。2009

年，由中央电视台组织拍摄的 36集电视剧《孔雀东南飞》在

其故事发生地小吏港（今小市镇）顺利拍摄完成，为此，当

地政府还专门建造了一座名为“皖城”的影视基地。

[参考文献]

[1] 王明珂. 羌在汉藏之间——川西羌族的历史人类学研究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2] 彭兆荣. 旅游人类学 [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04: 16.
[3] 彭兆荣.人类遗产与家园生态 [J].思想战线, 2005 (6): 116-120.
[4] 彭兆荣. 遗产, 反思与阐释 [M]. 昆明: 云南教育出版社,

2008: 65-68.
[5] 麻国庆. 非物质文化遗产: 文化的表达与文化的文法 [J].

学术研究, 2011 (5): 35-41.
[6] 崔延虎. 社会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 [J].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 (4): 27-30.
[7] 彭兆荣.“遗产旅游”与“家园遗产”: 一种后现代的讨论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7 (5): 16-20.
[8] 黄应贵. 导论: 时间、历史与记忆 [C] //黄应贵. 时间、历

史与记忆. 台北: 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 1999.


